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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期）
一定做到，一定做到。
杨区长拍了一下巴掌。戴振海、傅

余兴立刻押着赵三多过来。
杨区长对赵三多说，你回去告诉一

声，我杨运还在，人民政府还在，谁敢为
非作歹，小心吃我的枪子儿。

赵三多提了提裤裆潮湿的裤子，连
声说，是是是……

杨区长、戴振海、傅余兴三人走远
了。刘金斗等七人，加上赵三多，都被
捆在松树上。

谍报队副队长何振彪，抓到了区里
的薛秘书。无论怎么严刑拷打，薛秘书
对杨区长的落脚点守口如瓶，并大骂何
振彪是祸国殃民的狗腿子。

夜晚，一间关了灯的黑屋子。何振
彪在门口高声叫着，共匪被绑在屋里的
柱子上，你们把刺刀上好了，轮着进去
刺。谁的刺刀不见血，就不准出来。

一队匪兵轮着冲进去。噗，噗……薛
秘书一声也没叫，就这样壮烈牺牲了。

杨区长听到噩耗，义愤填膺。他心
生一计。

第二天刚过晌午，何振彪好像喝了
酒，晃晃悠悠地从谍报队队部出来。为
了抓捕杨运，他换上了便装，像一个普通
的百姓。他见街边停着一辆驴车。车老
板是一个戴着黑毡帽的小老头，胡须已
经花白了。车上立着一块木板，木板上
写着五个字——七道河捎脚。

奇怪。喂，什么叫“七道河捎脚”？
杨运指着自己的喉咙，用铅笔在牛

皮纸上写道，去七道河的不要钱。
为什么？
我家住在七道河，顺道。
我去八道河呢？
八道河住着中央军的营部，是专抓

杨运的，我不去。
我要去呢？
那得交两个钱。
何振彪狡诈地一笑，走！
路上，车老板一言不语，何振彪问

起来没完。
你见过杨运吧？车老板点头。
知道他在哪儿吗？车老板仍然点头。
停车，停车！何振彪急不可耐地

问，杨运在哪儿？
车老板继续用牛皮纸写着。
人家是飞毛腿，来无影去无踪，看

他在七道河，一袋烟工夫就在八道河。
他常去谁家？
谁家都去，中央军去抓他，一扑就

是个空。
上山坡了，车老板鞭子“啪”地

一甩，毛驴尥起四蹄飞奔。何振彪差
点被颠下来，惊慌地喊着，慢点，慢
点！山坡的拐弯处，路旁是一片柞树
林，驴车不仅慢下来，还停下了。

车老板转过身来，摘下毡帽，扯
下胡须问，何振彪，你看我是谁？我
就是你要抓的杨运！

何振彪霎时惊恐万分，连忙伸手
掏枪。啪！杨运回身一枪，何振彪应
声而亡。杨区长将何振彪的尸首扔到
路边，并用石头在上面压了一张带字
的纸。

赵三多收尸时，在树丛里发现一
顶黑毡帽，嘎嘎新。他躲着人群悄悄
地掖进怀里，往回走时觉得耳朵有点
凉，就把毡帽戴上了。

何振彪被处死的消息，像一颗炸
弹，在国民党 184 师军警侦缉处炸开
了。处长赵志熙暴跳如雷，怒气几乎
顶起了房盖。他指着清剿队队长张志
帮的鼻子骂着，养你们这些废物，是
干吗吃的？光天化日之下，竟有这
个事。你睁开狗眼瞧瞧！

张志帮低头看桌上，原来是一张
布告。他仔细地读起来。

布 告
何犯振彪系温泉村人，现年 31

岁，地主出身。在我军暂时撤离时
期，行为不端，积极投靠国民党反动
派，逮捕我政府积极分子，杀害我农
会干部，甘与人民为敌，实属我军民
共恨。为除恶安良，替民雪仇，特判
何犯振彪死刑，立即枪决。并告不肖
之徒，速速改恶从善，立功赎罪，争
取宽大处理。否则，死路一条。

切切
此布

区长杨运
张志帮看完布告一惊，何振彪真

的死了？
不抓到杨运你也得死。有人说，

是一个戴黑毡帽的人赶着驴车骗走了
何队长。那就是化了装的杨运。

张志帮木头一样杵在赵志熙面
前，一脸无可奈何。

上峰说了，三天抓不到杨运，要
革我的职，你看着高兴？

处长，不用说了，我拼着小命也
不会让您被革职。

这下子动作可不小，国民党 184
师、警察队、谍报队、清剿队倾巢出
动，在熊岳城乡拉网式搜查。单单184
师的一个营在八道河一带就抓了9个戴
黑毡帽的人。营长欣喜，官运来啦！
这次杨运可是跑不了了，这几个里面
肯定有一个是杨运。营长以军情紧急
为由，就地审讯，由军队直接处置。

正在拳打脚踢逼供之时，忽然外
面一声枪响，有人大喊，杨运！快来
人啊！真杨运往山上跑去了！营长停
止审讯，扯着嗓子大叫，马上集合，
给我追！

事后得知，被抓的9个戴黑毡帽的
人中的8人，有的背驼腰弯，有的满脸
皱纹，有的年龄虽小，但有村民担
保，一个个被释放了。只有赵三多年
龄与杨运相仿，又无人担保，结果被
打瞎了一只眼。

陡峭的回龙山上，秋风瑟瑟，密
密麻麻的松林枝叶摇动，发出窸窸窣
窣的声音。

杨区长走近石砬，从小小的洞里
掏出一张纸条，上面的字使他心惊肉
跳。他急忙顺山坡而下，傅余兴一脸
莫名其妙。

不好了，韩六叛变了，城里的范
掌柜危险了，我得进城去。

你一个人去？我也去，城里我熟悉。
任务艰巨，两个人反而不方便，

你留下监视八道河的动向。
韩六是从北面返乡的，他的经历

大家都不清楚。他凭着三寸不烂之
舌，硬是把参加过森林讨伐队的经历
说成是在地主家扛活，由此混进区农
工队。本来农工队已经撤到外面去
了，他却偷偷地溜了回来，把区里在
八道河西沟藏布疋、棉花的秘密报告
给赵志熙。

这天，韩六嘻皮笑脸地口称“处
座”，赵志熙却板着一副面孔。就那点
布疋和棉花，还想得到好处？韩六吓
得目瞪口呆，迅即变成笑脸。处座，
我还见过杨运的一个内线，就住在城
里，他叫……对对，我想起来了，叫
范掌柜，我就是不知道他是在饭馆、
杂货店，还是布庄？

混蛋！为什么不早说？
我是怕找不到人，说我诈降。处

座放心，我马上去找，找到立刻跟您
汇报。

韩六在熊岳古城的北关到南关不
停地溜达着。已经到了傍晚，他有点
累了。忽然，一阵菜香勾出了他的馋
虫，抬头一看，是杨家饭庄。他摸了
摸怀中赵志熙给的一打流通卷，先吃
上一顿再说。

韩六一进门就听见“油腔滑调”
的歌。干炸里脊、清炖鸡、凉拌海
蜇、红烧鱼……都来喽！再看那唱歌
人，左臂上摞着四盘菜肴，白净脸、
宽额头、短头发、大耳朵。他愣住
了，对，他就是范掌柜。

范掌柜迎上韩六，老客，想吃点啥？
（未完待续）

古老的元素被请进小院
在推门与开窗之间
自然将自己和盘托出

沦落山间的石头
跌跌撞撞翻山越岭
山的魂魄便四处游荡

走进小院
心里都长出了一份闲适
在梦与现实之间
所有的人
都将与时间和解

透过轩窗与藤萝相望
目光绕过滚滚红尘
朝拜每一株植物
任凭禅意肆意地疯长
一颗凡心悄悄入定

三月，憋不住笑意

该去扬州了

那里的烟花正浓
你说

北方的三月才更炽烈
绷了一个冬天的含蓄
被一声声布谷抚摸

迎春花耐不住寂寞
攒着劲的柳芽睁开眯缝眼儿
冰冻的小河也咧开嘴笑着

故乡，老屋
那口古井汩汩地述说

笑出声的岂止是这些
还有黛绿的春山
还有黝黑的旷野
还有紫花地丁的勇敢
还有藏匿瓢虫的盟约
还有杏子梢头的香蕾
还有小动物的恋情

插图：夏立新

我的书架上放着一块小石头
像掺紫薯做的小面包
我在重庆长江边得到它
并把它带回来

它原来是一块丑石头
经过江水千万年的冲刷
磨去尖利的棱角
变成现在可爱的样子

我和小石头对视
它静看我正被时光之水清洗
尽管百般挣扎
时光还按它的想法磨砺我

空宅
小巷已被野草占领
屋檐的瓦片掉落了一些
老宅像风烛残年的老人
静静地守在故乡

他常常神情恍惚
有时孩子们的哭声、嬉闹声充斥耳边
有时是老两口一来一往的念叨
仔细听只有风吹窗户的呼呼声

岁月已经夺走一切
而他并不失落
就算坍塌为平地
仍是一场完好无损的梦

小石头记（外一首）

林小平

一块跌落小院的石头（外一首）

李鹤

我想在丽江的酒吧里弹吉他，
一唱把声音沉到水里去；
我想在喀什的沙漠里开摩托，
一吹让黄沙飞到天上；
我想拥有一座岛，
像恶龙一样收集晶亮的宝藏，
每天梳着长发在塔上瞭望。
我又想把灵魂分成许多细线，
缠在蒲公英上飘远，远渡重洋……

我看到，伊卡洛斯悄无声息地坠落，
翅膀融化的泪滴落在我身上，
炽热、滚烫
我看到，人群中有一团火被高高举起，
熄灭、熄灭又闪亮

万人都学敦煌飞天，
我隔着玻璃罩踽踽爬山；
包裹很重，但无需一把降落伞。
我的身后开满鲜花，
漫山遍野生长的是我的情感，
摘下来，一筐几角钱？

有时候我停下看星星，
没有鱼，没有雁，
等不来梅花万里的一场雪，
寻不到一个捞月的杏花村。
但是信号真好，藏在洞里也能被抓到。

总有怪物要抓我，去表演飞天。

身上腐烂的玻璃罩爬满蜘蛛网。
我的灵魂，皱成一团，
雾霾一样沉郁地钉在天空上。

我在阳光普照时出生，
我赤着脚追着太阳奔跑，
我流着泪学着太阳大笑，
太阳勒令我站在舞台正中央。
我是浸润在阳光里的孩子，
永远，没有悲伤。

（原刊于《辽河》2023年第5期）

我

林书宇

昭昭日月娘不知
——我心中的英雄杨运

姜兴滨

全民国防教育


